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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刊当年话艰辛
■管陶

弹指一挥间，《瑞安日报》复

刊已 30 个年头了，作为瑞报最

早的报人之一，真是感慨万千。

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瑞报复刊

初期的艰辛、报社同仁团结拼搏

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1993年 6月下旬，时任市委

书记包哲东对我说，市委决定办

《瑞安报》，让你去办报。我一

听，心中很矛盾。说实在的，我

喜欢新闻工作，但我当时在市委

办搞新闻信息工作，得心应手，

工作“很自由”。而且老报人经

常戏说“办报难，难办报”，《瑞安

报》应该怎么办？毕竟接受党的

教育多年，组织上决定了的事

情，我服从。在忐忑不安中，与

另外两位总编和有志于新闻事

业的六七位年轻人一道，开始了

办报之旅。

办报伊始，困难真不少。暂

不说7年搬了 5处地方，年年为

“房”而烦，就采编来说，采写、编

辑、照排这些工序统统都要从头

学起。采编人员中没有一个是

正式新闻科班出身，不过这些人

都是写文章的行家里手，很快就

成了报社的中坚力量。编辑们

说，我们一靠模仿人家报纸，二

靠自己摸索。记者写的文章改

了又改，编辑画版样，画了又画，

甚至交印刷厂制版了，深夜 11

点还“集体”去印刷厂再改。我

这个当“头头”的，天天唱“五步

曲”：上午一上班派工开始，催

稿、审稿、统筹版面，一直到晚

上，在清样上签上“付印”两个字

时，才如释重负。

岁月如歌。那时，年轻的记

者编辑们很纯朴，一门心思办好

报纸。我很省心，记者们不会因

为采访困难重重而推诿，编辑们

默默无闻甘为他人作嫁衣裳。

当时采编人员还没有人人一台

电脑，写稿改稿全是名副其实地

“爬格子”，埋头苦干。大家常为

策划一个好报道争论，为取一个

贴切的标题苦思冥想，为一篇成

功的报道雀跃欢呼。至今还忘

不了许多“特殊时期”——1994

年 17 号台风登陆后的惨景，泪

洒版面；为精准报道1999年“2·
24 空难”，多人连夜反复修改、

换版，后来，那次报道作为新闻

敏感性与严守宣传纪律的典型

入选中国新闻论文集；2000 年

洋农民阿维热意大利寻亲的报

道，开启了全省县市报境外采访

之先，被中央电视台数十次播

放。还有水稻专家朱伯衡、山区

校长王步宙、花菜大王郑庆一

⋯⋯这些先进人物报道至今令

很多人记忆犹新。除时政版面

外，瑞报也逐步形成多个有特色

的版面或栏目，比如副刊“玉海

楼”“读者广场”“理论专刊”等，

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当时的传播手段有限，

报纸既是向全市干群开展宣传的

重要工具，也是市领导获取全市

各地信息的重要途径。他们说，

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

《瑞安报》，亲切称之为“早餐”。

于是，我安排投递员一早就把当

日的《瑞安报》塞进市领导办公室

的门缝里，以便他们上班第一时

间了解本市新闻，并更加关心支

持报社工作。后来每逢周一上

午，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总让我到

他办公室，当面交待本周工作的

宣传事项，使报纸的宣传更具前

瞻性和全面性。用他们的话来说

“瑞安报的宣传很放心”。

长时间以来，遵照党的群众办

报宗旨，我们十分重视通联工作，

组织和培育了一批骨干通讯员。

据统计，2000年以前，瑞报刊出的

稿件中有近一半来自基层通讯员

之手。每年我们都召开通联会议，

表彰先进、培训骨干，多次开展采

风、讲座活动，提高骨干通讯员的

思想和业务水平。这些通讯员有

一定的文化功底，加上报社的引导

和锻炼，进步很快，不少人走上了

领导岗位或成为单位骨干。而后

成立的《瑞安日报》学生记者团更

成了中小学生的新苗乐园。

与此同时，报社的一些专版、

专刊，例如“读者广场”版面，也成

了与群众沟通的渠道，遇到疑惑，

找报社，成了他们的首要选择。

副刊“玉海楼”更成了我市文史

和文学爱好者喜爱的园地。

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报社是

个出人才的地方，在办好报纸的

同时，为社会输送了不少人才。

九十年代进报社的记者、编辑，

多人后来成长为乡镇或市领导

干部。他们说，在报社的那段工

作经历，是最锻炼人的。报社人

才济济，在各个协会中担任主

席、副主席、秘书长的就有十人

之多，他们为瑞安文化事业作出

了贡献。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瑞报

越办越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

省记协县（市）党报各类评比、竞

赛中，获奖篇次均居前列。而本

人也成为当时全省县市级报总

编中获奖最多的人之一，在

1997 年市级机关开展的争做

“干净干事”好干部活动中被树

为宣传系统典型，先后获得瑞安

市新闻工作突出贡献奖、瑞安市

文艺工作突出贡献奖。

我在报社一直干到退休。令

人欣慰的是，不管是过去的市里

老领导、老同事，还是新生代的企

业家，至今碰到我，还亲切地唤我

“管老师”，这既是对报社工作的

肯定，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

在庆祝《瑞安日报》复刊 30

周年之际，我这个老报人衷心祝

愿《瑞安日报》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一定能创造更加辉煌的明

天。

时光匆匆，蓦然回首，本人退

休离开报社已有13个年头了，然

而我与《瑞安日报》的那段情缘，

一直梦牵魂绕，挥之不去。

我是最早加入《瑞安报》的老

兵。办报之初，报社编辑部就设

在仓前街老干部局一楼。当时，

仅5名采编人员，由朱友好编一版

（要闻），我编二版（经济），王海燕

编三版（社会），华小波编四版（文

化），施巨耀一人担任记者。版面

实行包干制，自采自编，自行组

版。说来惭愧，我们5人当中，没

一个是正儿八经的报人出身，都

是门外汉，只能在干中学、学中

干，无师自通，靠摸着石头过河。

尽管举步维艰，却也有苦有乐，个

中的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最难忘、也最欣慰的，是在

副刊部主编“玉海楼”的那段日

子。1998年元旦，报纸扩版后，我

被调到副刊部，与池凌云、王海

燕、华小波3人共事。当时，刚刚

组建的副刊部，可谓“兵强马壮”，

除朱友好外，原先报社的3位“首

任”编辑，全都凑到了一块。池凌

云颇有诗人风范，我曾戏言：“这

里池浅，你迟早要凌云的！”她大

笑。后来她调到温州去了，果然

被我言中。

其时，副刊每周一、三、四、五

出专版，内容涵盖文史、生活、社

会、文化4大块，是真正意义上的

“大副刊”。我接手的“玉海楼”，原

先一直由华小波主编，是当时《瑞

安报》的“拳头产品”。虽然我的介

入，颇有点“横刀夺爱”的味道，但

小波丝毫不存芥蒂，这使我更感到

一种责任与压力。尤其是陈思义

调任报社总编后，对副刊似有一种

特殊的“偏爱”，经常光顾指导，这

对我来说，既是动力又是压力。他

要求编辑加强精品意识，要让副刊

体现“时代、时机、时令、时髦”四大

特色。他还建议从“玉海楼”中分

离出纯文学这一块——“梅雨潭”

来，使这个名栏目由“单拳”变为

“双拳”。1999年5月，在他的主持

下，报社还与市文联一起，在瓯海

西雁举办“青年作者座谈会”，进一

步壮大了副刊的通联队伍。

对副刊的关爱，更多的则来自

热心的读者与通讯员，赵三祝、俞

海、李淳、张益和章毓光诸位老师，

从《瑞安报》复刊的那一天起，就一

直与副刊携手同行。记得“梅雨潭”

栏目刚分出的那阵子，文史类的稿

件匮缺，我忙向地方史权威、《瑞安

市志》总编宋维远先生求援，他很快

就寄过来5篇文章，那可称得上是5

颗“定心丸”啊！还有陈之川老先

生，接到电话后，顶着炎炎烈日，亲

自来到报社给“玉海楼”送来两篇稿

件。面对这些热心的读者、作者，总

觉得有一种责任重压在心，催我认

真对待每一篇来稿。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是人生

的一种幸福。我原本想在副刊部

伴着“玉海楼”，一直干到退休

的。记得当时还曾与陈思义总编

合计过，要将“玉海楼”中刊登过

的精粹文章，挑选出来编书出版，

陈总对此也深表赞同。可事隔不

久，我被调到了新闻部。虽然心

里很不愿意，但还是拗不过组织

决定。再到后来，陈总自己也退

休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退休后

的头一年，便又与编书这件事扯上

关系。原来报社领导正在筹划，要

出版“玉海楼”人物专集——《玉海

名家》，并打算把编辑的任务交给

我。遇上这等好事，本人自然要竭

力玉成，而且无论从个人情感，还

是专业角度来说，我都很乐意去当

这个“责编”。经过报社上下近一

年时间的努力，洋洋50余万字的

《玉海名家》终于面世了。全书共

刊载70多位作者、260多篇文章，

这对瑞安地方来说，是很有存史价

值的。编辑此书，我本人也从中获

益匪浅，通过认真编校，等于将众

多的瑞安历史名人，统统给捋了一

遍，使我对先贤乡哲的生平事迹更

加熟识了。

编书期间，刚好遇上瑞安市

社科联为宣传普及瑞安乡贤文

化，正与报社协办。王海燕特地

为我在副刊“玉海楼”上开设了

“瑞安先贤故事会”专栏，要求每

周为其撰写一篇瑞安历史人物故

事。虽然压力很大，我仍欣然应

命。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

总共撰写刊发了60篇乡贤故事。

不久，《温州晚报》副刊主编池凌

云也约我在“东瓯人文”上撰写

“名公贤才”系列故事，更是将我

“逼”上了梁山。其时，我又写文

章、又编书，似乎在透支体力与健

康。由于过度劳累，结果造成心

血管堵塞，被送进了医院。此后，

我不敢再“玩命”，只好把编辑“玉

海楼”第二部精粹选编《罗阳遗

事》给推掉了。

不过尽管如此，我仍一如既

往在为“玉海楼”撰稿。嗣后，管

舒勤和谢瑶两位编辑曾为我在

“玉海楼”开设过“我说支边那些

事”“瑞安英烈故事会”等专栏。

尤其是“瑞安英烈故事会”专栏，

是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而开设

的。从2020年 4月开始，至2021

年 12月结束，总共刊登 28篇、计

10多万字介绍先烈的长篇报道，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宣传效

应，并在2021年度中国县市区域

报新闻奖评选中获奖。

总之，是“玉海楼”成全了我晚

年的“创作梦”，使得我在乡土历史

人物资料与素材方面，拥有了深厚

的积累，并且在此基础上，连续编写

出版了《瑞安古代清官故事》《瑞安

历史名人列传》和《风流满东瓯

—— 永嘉学派人物故事》3本书。

在《瑞安日报》复刊30周年之际，谨

将此文献上，以表我的感恩之心。

回望副刊“玉海楼”
留下真情从头说

■马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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